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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汉语中，单音节词占优势，量词也不例

外。在现代汉语中，双音节词占优势，但量词依然

是以单音节为主，多音节量词很有限，一般都是名

量词与名量词（如“吨公里”）、或者名量词与动量词

（如“架次”）组合成的复合量词。在众多汉语语法

史著作中，几乎都没有讲到古汉语中有除外来词以

外的多音节量词。刘世儒先生发现有“楗度”（译自

梵语skardha,或译作“犍度”、“干度”、“塞犍陀”、“塞

犍图”、“娑犍图”）、恒沙（“恒河沙”之省略，佛家常

用来取譬众多），另外，“偈”这个专门用于佛门的量

词也常译作“伽佗”、“伽陀”、“偈陀”或“伽他”（译自

梵语Gāthā）。[1]这都不是汉语土生土长的量词。

在研究古代医籍的表量系统时，我们从出土医方①

中发现了三个多音节量词。

一 三指撮
最迟在《说文》时代，“撮”的量有了规定，就是

“四圭”，很可能这时“撮”已是器量合一的量词（陕

西出土的隋墓中就有铜撮），不过这应是后来的事，

最初是用手指撮取的。正因为这样，所用手指的多

少就直接关系到量的多少，所以在“撮”前用“三指”

加以限制说明，“三指撮”就是这样产生的。早期传

世医书如《素问·病能论》治酒风方中有“三指撮”；

出土医方从马王堆医书、关沮医简到武威医简，共

出现二十一次之多；《说文》和颜师古注《汉书》都提

到“撮”就是“三指撮”（详后）。可见“三指撮”在秦

汉时期是一个常见的医方量词。

三指撮表示用三个手指前端所撮取的粉末状

或颗粒状药物的量。如：

（1）□□、薪（辛）夷、甘草各与【鼢】鼠等，皆合

挠，取三指最（撮）一……饮之。（五，23～24）

（2）诲（每）食，以酒饮三指最（撮）。（养，33）

（3）取车前草实，以三指窜（撮）入酒若鬻（粥）

中。（关，312）

（4）冶龙骨三指撮，以鼓＜豉＞汁饮之。（武，54）

由于以三指所撮药物的量是非常模糊的，为了

更加精确，便在“撮”前后加上一些限制成分，于是有

“三指大撮”、“三指小撮”和“三指撮到（至）节”等；

“撮”前加数词则表示撮取的次数，如“三指三撮”等：

（5）屑勺（芍）药，以□半桮（杯），以三指大捽

（撮）饮之。（五，72）

（6）因取禹熏、□□各三指大最（撮）一。（杂疗，13）

（7）节（即）其污者不【能】，三指小最（撮）亦

可。（杂疗，39）

（8）牡【厉（蛎）】一，毒堇冶三，凡【二】物□□。

取三指最（撮）到节一。酰寒温适，入中□饮。（五，

162～163）

（9）炙蚕卵，令篓篓黄，冶之，三指撮至节，入半

桮（杯）酒中饮之。（五，203）

（10）即有颈（痉）者，冶，以三指一撮，和以温

酒。（五，42）

（11）每旦以三指三最（撮）药入一桮（杯）酒若

鬻（粥）中而饮之。（五，439）

“三指撮”以“撮”为核心。小徐本《说文·手部》：

“撮，四圭也。一曰二指撮也。”大徐本《说文·手部》：

“撮，四圭也。一曰两指撮也。”《汉书·律历志上》“量

多少者不失圭撮”下颜师古注引应劭说：“四圭曰撮，

三指撮之也。”可见，“撮”就是“三指撮”或“二指撮”、

“两指撮”。究竟是“三”呢，还是“二”、“两”呢？

从传世文献来看，只见有“三指撮”，比如：

（12）以泽泻、术各十分，麋衔五分，合以三指撮

为后饭。（《素问·病能论》）

“三”何以成了“二”、“两”？清人段玉裁注《说

文》时对此的解释是：“小徐本作‘二指’，‘二’疑‘三

’之误。大徐本又改为‘两’耳。”[2]

现从秦汉简帛医方来看，“三指撮”共出现20

次，以“三指撮”为核心的术语出现11次，而“二指

撮”只出现1 次：“食以二指最（撮）为后饭”（养，

150～151，整理小组的释文为“食以二＜三＞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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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为后饭”。我们作统计时也作“三指撮”处

理）。如此大的悬差只能说明这里的“二指撮”其实

就是“三指撮”。由此可以肯定，在书写过程中，确

有把“三”写作“二”这样的笔误。段玉裁虽然用了

“疑”字，但已不能不让人佩服他小学功底之深厚和

注解《说文》之精准。还有，段玉裁注《说文》“撮”字

说：“此盖医家用四圭为撮之说”。他已经明确指出

“撮”为医药行业术语。

二 刀圭、方寸匕
之所以把这两个量词放在一起讨论，是因为两

者之间有进位关系。《名医别录·合药分剂法则》：

“丸散云刀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本为量器，借用

作量词，在先秦没有出现过，应该是汉代才产生

的。从出土文献来看，“刀圭”在居延和武威医简中

均用，“方寸匕”在武威医简中出现达十二次之多。

传世文献亦不乏用例，如葛洪《抱朴子·金丹》：“服

之三刀圭，三尸九虫皆即消坏，百病皆愈也”，张仲

景《伤寒论·太阳病上》：“上五味为散，更于臼中杵

之，白饮和，方寸匕服之。”贾思勰《齐民要术·种

枣》：“以方寸匕投一椀水中，酸甜味足，即成好浆。”

由此可见，这是两个在汉代及中古都常用的量词。

刀圭本是用以量药的量具名，借用作量词，为

一方寸匕的十分之一，用于量散剂。《名医别录·合

药分剂法则》：“丸散云刀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准

如梧桐子大也。”凡3现：

（13）伤寒四物：乌喙十分，细辛六分，朮十分，

桂四分。以温汤饮一刀圭，日三夜再，行解。不出

汗。（居，89.20）

（14）（取药）合和，使病者宿毋食，旦饮药一刀

圭。（武，45）

（15）（取药）合和，以米汁饮一刀圭，日三、四

饮，征出乃止。（武，70）

方寸匕本亦是药物的量具名，借用作量词，指

用方寸匕所取药物的量，用于量散剂。《名医别录·
合药分剂法则》：“方寸匕者，作匕正方一寸，抄散，

取不落为度。”正因为是“抄散”，所以凡是用“方寸

匕”量的药物，前面都有“冶”、“合”或“合和”加以说

明。均见于武威医简，如：

（16）以方寸匕先餔饭米麻（糜）饮药耳。（8～9）

（17）以方寸寸<匕>酢浆饮之。（52～53）

（18）半方寸匕一，先餔饭酒饮。（81）

《汉书·律历志上》有“量多少者不失圭撮”的说

法，“圭”是较早的量器，取药之圭，其形似取食用的

“刀”，故名曰“刀圭”。“方寸匕”因其大小为“正方一

寸”而得名。这两种用具主要是医者取药、量药之器，

其使用范围不及合、升、斗广泛，进位关系只存在于这

两者之间，而与其它容量单位量词没有进位关系。

汉语对多音节的量词似乎是很排斥的。比如

说“打”，它来自英语“dozen”，曾经有人把它译作“打

臣”，就没能通行；梵语Gāthā，到了汉语里，一般

也只取其第一个音节，译作“偈”。“三指撮”可能也

经历了类似的遭遇，它就没有“撮”那么有生命力。

“刀圭”就是刀形之圭，“方寸匕”就是正方一寸之

匕，与“三指撮”一样，都是偏正结构，我们所见文献

中也不乏“圭”和“匕”，是否就是它们省略而成的

呢，目前我们尚不能肯定，但不排除这种可能。不

管怎样，汉语史上出现过的多音节量词还是值得去

认真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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